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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角度来记录上海

1292 年，元朝政府把上海镇从华亭县划出，批准设立上海

县。690 年后的 1982 年，26 岁的雍和从崇明的前进农场回到上

海，在陪女友逛虹口公园的时候偶然间拍到一张年轻人击鼓传

花的照片，取名《偏偏轮到我》。想不到，这幅记录年轻人参

加基层团组织活动的照片，被《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发表，

也让雍和对纪实摄影产生了兴趣。

可以说，《偏偏轮到我》成了雍和打开摄影之门的敲门砖。“很

庆幸，我无意中记录的一个生活片段，成了解读一段历史的注释，

从此，我也开始了有意识地记录。我发现，只要用镜头对准生活，

总会有好照片的。”

1983 年春，雍和借调至闸北区体委搞摄影。两年后，他进

入《中国城市导报》工作，正式成为一名摄影记者。也正是从

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他把镜头对准了上海，拍摄最多的内容

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发展，摄影题材涵盖车展、楼市、股票市场、

司法案件、商业活动、文化娱乐、浦东开发、交通建设、城市改造、

中外交流等各方面的社会民生形态。

1992 年，雍和又去了《青年报》工作。因为很多照片的选

题是他自己找的，并不是给文字报道配图，所以他干脆在《青

年报·生活周刊》开了一个摄影栏目，用他的观察来解读自己

拍摄的照片。

在雍和看来，摄影记者开专栏，这看上去很传统，其实也

很新锐。“有些人可能形式很新锐，但是观念并不尖锐，应该

批评的不敢批评，只能玩弄一些技巧，看似创新，其实老套甚

至腐朽。真正的新锐，应该和这座城市的脉络紧密相连。”在

雍和看来，这就是一种“上海精神”——敢于批评和突破。

1998年，正在创刊的《新民周刊》主动找到了雍和。“在《青

年报》时，很多时候是围着新闻转，《新民周刊》往往没有及

时的新闻概念，要靠自己去发现和积累，自己要建立个图片库。

到了《新民周刊》，因为有《青年报》的经验积累，我懂得新

闻应该怎么去拍，怎么去抓。我往往会以新闻的眼光去观察事件，

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新闻。”

在《新民周刊》，雍和和《文汇报》过来的资深记者陆幸

生共同开设了“两人影话”专栏，雍和负责拍照和说明，而陆

幸生则有自己的解读。摄影出身的雍和在这个专栏越写越多，

从一两百字到后来五六百字，而陆幸生每次大概千把字，和雍

和的解读可能殊途同归，也可能南辕北辙。这样的形式在 20 多

年后的今天来看依旧很有新意。

2003 年，雍和又转到《新民晚报》工作，并开设了“雍和

快门快语”这一名专栏。很多读者甚至就是为了看雍和的这个

专栏才去订报的。

在雍和看来，相机是他关注上海这个城市的眼睛和窗口。

相片是会说话的，体现着摄影师的发现、记录、观点和感悟。“人

性的东西，千百年不变，关于人的生、死、爱的价值观，无论

技术手段如何改变，这些核心内容不变。”

在“分寸感”中不断创新

2022年是上海建城730周年。雍和深深感受到了另一种“上

海精神”——在“分寸感”中不断创新。在他看来，突然冒出

来的“团长”就是“上海精神”的典型——遇到困难，抱团取暖，

互相帮助。

在外人看来，上海邻里平时似乎很“冷”，但关键时刻这种“温

暖”就被激发出来了。在雍和居住的小区微信群，有邻居说“缺

香烟、咖啡”，他就把多余的香烟和咖啡放在楼内公共的桌子

上让大家“按需自取”。“我不会去问谁拿了，对方也不会问

谁放的，大家平时交往有分寸有边界，但关键时刻这一边界就

会模糊。”退休以后的雍和，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拍照，但他现

在却拍得少了。

一方面，有了感兴趣的话题才拍，不会拿着相机漫无目的

地去“扫街”。另一方面，随着大家对于隐私保护的加强，面对“长

枪短炮”的相机或多或少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而有所提防。

为此，雍和也会用手机拍照作为一种妥协，虽然手机成像仍然

比不上专业相机。

他现在花更多的时间在整理照片上。“20 年前、10 年前

拍的照片，不整理就在沉睡，需要重新激活。”雍和举例说，

2020 年杭州杀妻案的凶手许国利，就曾出现在雍和 2004 年拍

摄的照片中。当时，上海南汇区康桥镇怡园村鸭棚暴发禽流感，

雍和去拍摄当地养鸭户、浙江诸暨人许生伟。同是诸暨老乡的

许国利当时也在南汇下沙养鸭子，疫情解禁当日，他赶来关心，

被雍和拍了下来。16年后，雍和的这几张照片引爆了社交媒体。

雍和感叹：“原来觉得是好的照片，如今看来没什么价值。

反而一些随手拍的，如今看来很有意义。”

雍和有了更多时间去拍照，但他现

在却拍得少了。摄影 /许海峰


